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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成立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心”——

缘系千年 煌煌不灭
本报记者 林 婧 通讯员 伍姬颖

文化由人创造，也由人守护。敦煌
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一
代一代学者前赴后继、踏沙而行。从他
们的眼睛里，我们能读出无言的古迹默
默流露的浓浓人情味。有了这份人情
味，我们也就与古老敦煌贴得更近。

他们与“敦煌”

黄酒，在诸多酒类中，历史悠久，
为中国独有，是“中华国酿”。该书以
黄酒为主题，从酒之史、酒之特、酒之
用、酒之饮、酒之文、酒之兴六个维度
出发，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和大
量的文献资料，全面介绍黄酒的历史
渊源、酿造工艺、品鉴方法、文化价值
以及产业复兴等内容。

《黄酒有意思》
冯建荣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报讯 （记者 严粒粒） 桂子飘
香,清香满人间；枫叶渐红,溢彩于天
地。秋天，风光盎然的季节，每一个角
落都蕴藏着诗意。

继《春天的记忆》之后，王永昌的第
二本原创诗集《秋夜的诗话》新书发布
会近日在杭州（电子）图书市场举行。
该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永昌，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
长，笔名“竺泉”。他的身份多重——既
是一位曾长期工作在党政一线的领导
干部，也是一位在哲学领域有着深厚积
淀的学者。

《哲学世界漫步》《走在山坡上的中
国》《论人化世界》《问道浙商》《华为：磨
难与智慧》⋯⋯如果说，这一众早前出
版的著作，展现了作者理性的一面，那
么，此次出版的《秋夜的诗话》则呈现了

一个“过来人”的感性。
“人的思维、情感是多元的。对我

来说，创作诗歌是我心灵的一种放松，
也可以说是心灵的放飞和翱翔。”怀抱
着这种心情，王永昌将《秋夜的诗话》分
为生命境遇与思考、讴歌火红时代、秋
日写意抒怀、描绘情爱思恋、追忆少年
时光五个部分，共 50 首诗。一字一句
中，蕴含着作者对生之所遇的赞美、对
心之所向的陶然。

《秋夜的诗话》是一本结合当代生
活与真实体验的作品。其中不乏具有
时代感的内容。例如，《为了相见在春
天》《樱花雨》《我与你 在一起》等是献
给抗击疫情前线的医务人员们的真情
挚语；《红船向太阳》《令人向往的青山
村》等诗篇，让我们在字里行间聆听时
代前行、祖国巨变的足音⋯⋯这些诗篇

将当代体验和现实情感结合，是诗人对
生活的忠实记录，也蕴含着人生的深刻
思索。

与此同时，《秋夜的诗话》也是一本
非常亲切的“小书”。翻开扉页，映入眼
帘的不是名人作序。王永昌将这重要
的部分，留给了自己的孙子琨琨专门创
作的画作。鲜明的色彩，以及这份爷孙
之情，都为秋日与诗歌增添了生机与生
气。此外，《秋夜的诗话》不仅仅有宏大
而深沉的主题，也有《月亮婆婆也笑了》

《深夜啼叫的鸟》等专门写给孩子们的
充满童话色彩的诗句。如此一来，王永
昌的形象已然不仅是一位学者、干部，
更是一位普通的、对着后辈有着深深关
爱的普通老人。

这样一位作者形象，更拉近了大众
与诗歌的距离。

尽管诗作早已屡屡现身各大知名
报刊，也出过不止一部诗集，王永昌仍
谦逊地表示“诗歌创作只是业余爱好”，
也并不想自诩为“诗人”。

他相信“诗歌本质是人的一种情感
的艺术表达，诗歌可以丰富我们的人
生，丰富我们的情感世界，提高生活的
诗意”，也鼓励大家都能尝试写写诗歌，
因为“诗与远方都是人生所需要的”渴
望与慰藉。

情感是诗歌的根本，也是诗歌表
现力和感染力所在。这份真挚，也给
予每一位你我执笔抒情勇气——诗
歌从来不必是高高在上的布道或是
水晶象牙，也可以是常伴左右的温暖
灯光，轻诉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所见
所闻。

值得一提的是，《秋夜的诗话》中，

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创作过程附记
和鉴赏点评。言简意赅的内容，帮助
读者读懂“背后的故事”。这不仅有助
于提升阅读体验，还能让读者获取更
多的信息和启示。此外，该书经由杭
州美通香薰集团专门作了薰香工艺处
理，散发桂香，为秋日书香增添一分真
切感受。

原创诗集《秋夜的诗话》：

诗歌，是心灵的放飞和翱翔
书讯

延伸阅读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著 中华书局

1900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
久，数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
日等国一些“考察”“探险”者骗取、掠
夺，致使流散海外。作者首次全面梳
理了自己四十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
献的经历，有寻找的艰辛，有收获的喜
悦，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与感悟。该
书兼具故事性与专业性，不仅是一份
一流学者的学术成长记录，也是国际
敦煌学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
译林出版社

该书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首度
直面大众，亲述自己的人生：在北京大
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
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
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
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
护敦煌、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
美的动人故事⋯⋯书中独家收录了一
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
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以及
历数百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

《此生只为守敦煌》
叶文玲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油画家、敦
煌学家常书鸿的传记。作为留法高材
生，他毅然投身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
率领同仁艰苦奋斗数十年，开创了敦
煌石窟保护、研究的事业，被誉为“敦
煌守护神”。作者在书中动用了大量
的采访资料和个体经验，娓娓道来了
常书鸿守护敦煌的坎坷一生。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游客参观莫高窟复制洞窟第276窟壁画。 新华社发

1956
年，常书鸿
在 进 行 文
物 研 究 工
作。

新华社发

河西走廊西端，风过胡杨、沙沙作
响，敦煌的漫漫黄沙，伴着辉煌与深邃
的文明，沿着古往今来的丝路，与六千
余里外的浙江展开美妙的对话。

124 年前莫高窟藏经洞意外开启，
这颗大漠中的璀璨明珠引得无数人心
向往之。从常书鸿到樊锦诗，浙江人为
敦煌研究院的成立与发展、敦煌学的研
究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恰逢敦煌研究院成立 80 周
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于近日成立“敦
煌学出版中心”，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为依托，汇聚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
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首都师
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郝春文，浙江
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张涌泉，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
长刘进宝等一流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出
版传播敦煌学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推动
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卷卷丛书、一个个成果、一代代
学者⋯⋯这一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
心”，象征着浙江与敦煌千丝万缕的情
谊，续写下两地不解之缘的新篇章。

落在大漠的江南烟雨

全国首个“敦煌学出版中心”落地
浙江，是命运的牵引，是缘分的延续。

浙江人的敦煌情结，源于近代敦煌
藏经洞的发现。浙江敦煌学研究更是
中国敦煌学发展的缩影。

1900 年中秋，罗振玉首次访法国
汉学家伯希和，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写卷
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
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购归，
最终藏经洞剩余的近万号写本被调运
到北京，归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收藏。
这就是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经
卷的来历。

事后，罗振玉将其描述为“可喜、可
恨、可悲之事”。喜的是敦煌文化重现
于世，恨的是相关珍本文物大半被外国
攫取，悲的是国人对于敦煌文物的抢救
为时已晚，想要“赎回”文物已是妄想，

只能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
由罗振玉等人抄录文献。

而这些抄录整理而来的研究成果，
如罗振玉的《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辑
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等构成了中国
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最初一
批成果。

荣新江指出：我们不难认为，在清
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
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
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
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贺昌群将
敦煌研究扩展到了艺术上；20 世

纪 40 年代，常书鸿、时任浙江
美术学院教授史岩等从临

摹入手，开始对敦煌雕塑、
壁画的内容及艺术表现

方式进行研究。这些
“领头人”有的是在

浙江工作的学者，
有 的 本 身 就 是

浙江人。
时间来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浙江敦煌学者出版了大批专
著，中国敦煌学研究迎来高潮；20 世纪
80年代，姜亮夫《敦煌学概论》等著作的
出版，标志着敦煌学研究的重新兴起；
1990 年起，浙江敦煌学研究形成了一
支中青年为主力的优秀队伍，折射中国
敦煌学研究的欣欣向荣局面。

而我们则从一本一本畅销的传记
中了解到他们放弃优渥、舒适的生活，
奔赴大漠，与敦煌为伴，为敦煌贡献终
生的故事：《此生只为守敦煌》讲述了常
书鸿一铲一铲地清理洞窟流沙，一窟一
窟地调查拍照，一寸一寸地临摹壁画的
艰辛；《我心归处是敦煌》诉说着樊锦诗
继承老所长的献身精神，驻守敦煌 41
年，决心把一生奉献给敦煌的坚定⋯⋯
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意义不再局限于
学术界，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敦煌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
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
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
永不磨灭。”

近乎 7 万件敦煌文书、735 个佛教
石窟、延续千年的历史文化⋯⋯一代代
的浙江学者前赴后继奔向敦煌，探寻令
人心驰神往的文化宝藏，如江南烟雨落
入戈壁大漠，沁润着沙漠绿洲。

只为敦煌的出版中心

事实上，敦煌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
学科，至今仍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
是，百年来，一代一代敦煌学人始终为
之努力。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敦煌
劫余录序》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
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此以后，敦煌
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
研究的深入而愈来愈具体。

一直以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国外”的说法是中国敦煌学者挥之不去
的心结。直到 1988 年，敦煌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召开期间，我国著名学者、教
育家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
在世界”。在他看来，学问是天下之公
器，研究学问不能分国界。

同年，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
任副主编，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
和研究机构的 100 余位权威学者，历时
10余年，数易其稿而成240万字的《敦煌
学大辞典》出版，也因此改变了“敦煌在
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

郝春文已经接触敦煌学 41 年了。
在他看来，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
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
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
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
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
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

那么，为何要单独为“敦煌学”成立
一个专门的出版中心呢？

“敦煌学具有交叉学科属性，这一
学科属性表明敦煌学独有的包容性与
开放性。而单独设立出版中心，可以更
集中地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与成
果展示，促进学术界与公众的互动。”郝
春文强调。

与此同时，出版是学术研究闭环中
重要的一环。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
旭斌告诉记者，在浙江成立敦煌学出版
中心是对“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的有力回应。得益于浙江敦煌学的
发展程度之高、历程之长，在这一方面，
浙江责无旁贷。

除了关注敦煌学的一代代浙江籍
学人外，浙江大学更是国内敦煌学研究
重镇，以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张涌
泉、刘进宝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在敦煌
语言文字学、中外交流、敦煌学史等领
域，硕果累累。另一方面，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历来有敦煌学出版传统。例如，
浙江古籍出版社自 1988 年起就开始出

版敦煌学相关著作，并延续至今。
至于“敦煌学出版中心”未来的出版

计划，王旭斌透露，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其一是基础性的敦煌文献整理；其二是
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其三是面向普通
读者的大众普及读物。“我们希望通过优
质的出版物，助力学术研究的推广和应
用，推动年轻学者的成长与发展，同时增
强社会对敦煌学的认知与重视。”

不断前行的敦煌学人

一个多世纪过去，敦煌学研究依旧
不竭涌动。是什么吸引着越来越多学
人以崭新的路径加入其中呢？

荣新江曾在《敦煌学十八讲》中提
到：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爱研究
敦煌？“因为我们可以摆脱旧史家的束
缚，独立地审视历史。”

敦煌藏经洞内的敦煌文书是一批
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
改过的原始材料。对于历史学者而言，
从此入手，意味着重新为敦煌、为中国
写下历史。“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
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
这个事件本身。我们甚至可以从原始
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
史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全国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实施的敦煌文献
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已然上马；
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牵头，看到了
集中展现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成
就的《中国敦煌学研究文库》正陆续推
出⋯⋯敦煌学出版中心揭牌当天，荣新
江透露依托这一中心，一套由他主编
的、旨在展示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成果和
研究方向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
也正在筹备中。据悉，该丛书将按辑推
出，第一辑包含共十种，涉及敦煌学、吐
鲁番、于阗、吐蕃等领域，争取在 2025
年起出版；此后五种一辑，陆续推出。

与文库类丛书不同的是，《新时代
敦煌学研究丛书》纳入了很多年轻学者
的研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代
表着今天敦煌学的新的方向，比如说敦
煌的社会史，敦煌的书籍史。今天的年
轻人有非常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写出来
的往往是专著形式，更利于读者接受。”
荣新江说。

与前辈学者相比，年轻一辈的敦煌
学学者更倾向于使用跨学科的方法，结
合数字人文学科、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
视角，以此探索敦煌学的多元性、丰富
性。而这些新方向将不仅丰富敦煌学
的研究内容，也能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

比如，目前已收录在《新时代敦煌
学研究丛书》中的内容，就包括运用全
球视角，将敦煌文献与其他文化、历史
背景下的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其在丝绸
之路上的影响等。

在荣新江看来，这些成长在数字化
时代的年轻学者积极参与敦煌文献的
数字化工作，推动了资源的开放。这将
方便全球学者和公众访问、研究，从而
通过跨文化交流，帮助学界进一步探索
敦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此外，他们
的研究方向也拓宽了敦煌学的视野，为
传统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显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畴
内，敦煌也不仅仅是“敦煌学”。它更像
是一处人类精神的原乡，牵引着人们寻
找包含着生命、自然、人生、历史，乃至
未来的真相。

敦煌于我们，是卷帙浩繁，是心之
归处。甫一提起她的辉煌、落寞和重
生，便令人不由地敬畏和感喟。


